




目 录

第三卷　学术人生

第一辑　心影屐痕———张文勋的学术人生

《心影屐痕》自序 ■ ２

燕园学习的岁月 ■ ５

关于北京大学文艺理论进修班 （１９５４—１９５６）的回忆

———张文勋先生访谈录 ■ １４

难忘的两次全国文代会 ■ ２９

杭州之游 ■ ３７

劫后余生　名家云集

———温泉文论会 ■ ４２

东湖宾馆纪事 ■ ５４

北京、济南、上海一月游 ■ ６０

一次曲折的学术旅行 ■ ７０

黄山、武夷山揽胜 ■ ７８

蓉城游踪 ■ ８７

蜀中讲学 ■ ９４

“文心”唱和在汕头 ■ １０１

重温白族风情 ■ １０６



续
集

　
第
三
卷
　
学
术
人
生

２　　　　

厦门行 ■ １１２

群贤雅集雁塔山 ■ １１７

三游青岛 ■ １２４

江西纪游 ■ １３４

红塔山下说风雅 ■ １４２

领略东巴遗韵 ■ １４７

深圳掠影 ■ １５３

以文会友在香港 ■ １５９

港台纪行 ■ １６６

泰国见闻 ■ １７９

旅美日记摘抄 ■ １８９

六十年间搬家记 ■ ２１３

第二辑　读书·教书·著书

梅花香自苦寒来

———我的青少年时代 ■ ２３２

《情系大理·张文勋卷》序 ■ ２４６

跋涉者的足迹

———学术自述 ■ ２４９

我走过中国古代文艺理论与美学的研究历程 ■ ２６５

“望断水天无尽处，返虚入浑意蘧然”

———对话张文勋 ■ ２９９

我的教学生涯 ■ ３１２



目
　
录

３　　　　

师德漫议 ■ ３２１

飘然天外一沙鸥 ■ ３２５

第三辑　学人传记与信函

刘文典 ■ ３３０

刘文典 ■ ３３５

刘文典传略 ■ ３４４

碧鸡梦断　遗憾终身

———国学大师姜亮夫先生的一段往事和有关书信 ■ ３５９

程千帆教授及其赠诗和信函 ■ ３７４

蒋孔阳教授及其信函 ■ ３８４

学者风范　性情中人

———忆李广田校长 ■ ３９１

忆杨晦先生 ■ ３９９

“龙学”结缘　忘年之交

———我和杨明照先生二十多年间的交情 ■ ４０８

文史淹通贯古今 （代序）

———蒋凡教授印象 ■ ４１６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书书书



续
集

　
第
三
卷
　
学
术
人
生


２　　　　

《心影屐痕》自序

《心影屐痕》是我已跨进八十四岁高龄时写的一本学术

回忆录性质的记叙文。这个书名，并不是我刻意冥思苦想的

产品，当我才萌生写这本书的念头时，差不多同时就冲口而

出，我想好好地写一下我的 “心影屐痕”。后来，我觉得这

四个字就可以作为这本书的书名。也可以说，这就是我自己

给这一本书划定的性质和范围。

这不是一本学术专著，但也不是一本可以虚构、可以形

容夸张的纯文艺性的创作。这是一本我的生活阅历实录，是

我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身之所历、目之所见的一些难以

忘怀的生活片断的如实记录。在这些记录中，有与作者专业

有关的学术见闻，有学界朋友的吟咏唱和，有山水名胜的集

萃撷英，有文坛盛事的拾零剪影。由于所写的内容都是真人

真事、真景物、真经历，所以对读者来说，还能提供一些学

界的真实史料，也许还能引发读者对学界已逝的众多前辈名

家的追思，对还健在的一些学界后起之秀的认识，对我国学

术界特别是中国古代文论和美学研究在近六十年间的沧桑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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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也会获得一些史料见证和信息导引。至于书中的爱祖

国、爱家乡的写景抒情、感物言志之作和对师生之谊、朋友

之情的真诚叙录，也许对读者还能起到一点道德的熏陶和良

知的滋润。

我这一生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年代的读书生活，

我的成长主要还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六十年间，我亲身经

历了土地改革、“三反五反”、“反右”、“文革”，直到改革

开放的新时期，要说 “心影屐痕”，那是很多很多的。我在

这本书里写的只不过是我读书求学、教学科研、参加学术活

动和出国访问的一些回忆，说得具体些，甚至可以说这是一

本我个人的学术旅游记。因为我参加了许多学术活动，才有

机会游历了许多名都大邑和名山大川，也因为有了这些活

动，才使我有幸认识了许多著名的学术大师和老、中、青三

代优秀学者，以文会友，以诗会友，转益多师，促进我在学

术上不断攀登。有了这一切，才构成我值得回忆的学术

人生。

我写这本书的创作灵感和材料来源，一是回忆，二是日

记，三是诗词创作。虽然在记忆中，时隔几十年有些生活细

节记不清了，但是昔日所经历重要事件、人物的情景，则还

历历在目，宛如昨日。尤其是新朋旧友的倩影还是那么鲜

活，那么生动！至于日记中的记录，那更是帮助我回忆往事

的可靠依据。我从读初中时代起就养成记日记的习惯，现在

老了，但每日必记，或多或少，哪怕是一两句话，也不使日

记中断。所以 《心影屐痕》中的许多资料，都来自于我的日

记。此外，我爱好旧体诗词写作，举凡游山玩水、朋友聚

会，或有伤时感事、离合悲欢，则多有诗词以纪其事。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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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常有小记之类文字，那都是时代的记录、情感的抒发。我

的诗作都有写作日期和地点，更易于帮助我唤起当时情景的

回忆。并且这一切，是我在写这本书时，能够信手拈来的材

料资源，过去数十年的往事，又有鲜活的生命力出现在我的

笔下。

文字不加修饰，平平道来，如叙家常，没有曲折的情

节，也没有惊人的故事。无非就是些作为一位教书先生在欣

赏祖国壮丽山河时油然而生的快乐，学术研讨有所收获时发

自内心的喜悦，加以师生情谊的温馨，朋友关爱的慰藉，如

此而已，岂有他哉！

这本小册子出版后，如果能到达我的朋友、学生们的手

中，在茶余饭后消闲翻阅，博得一粲，那我就心满意足了。

如果还有一些不认识的读者朋友们也能消闲浏览此书，引起

一点兴趣，那更是幸莫大焉！

二千又十年庚寅之秋于龙泉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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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园学习的岁月

１９５３年，我毕业于云南大学中文系，留系做助教，并任

文艺理论教研室秘书。教研室主任是张若名教授，教师有杨

允中、王仁溥、朱宜初、蒙树宏、郑谦等。那时，党中央提

出 “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学校学术空气较浓厚，也鞭策我

认真去学习、思考，注意提高自身的学术水平。１１月间，学

校创办了校报 《云大》，李广田校长书写刊头，杨允中负责

编辑，请我协助编辑，这对我的提高也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

用。教研室决定我的教学和研究主攻方向是 “文艺学”，张

若名教授为我的指导教师。我开始按照这个方向努力学习，

并积极作教学的准备。

１９５４年 ４月间，有一天，系主任刘尧民教授告诉我：

“最近教育部委托北京大学中文系举办一个文艺理论进修班，

学校准备送你去学习，已经上报名单了，等教育部的批文。

你先有一个思想准备。”这对我是极大的鼓励，我兴奋不已，

眼巴巴地等待批文下来。到５月１２日，学校已收到教育部的

通知，批准我到北京大学中文系文艺理论进修班学习。对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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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说，这真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能有机会到人人敬仰的

祖国首都去看看，开阔眼界，又能到全国著名的最高学府、

培养人才的摇篮北京大学去学习，这是我梦寐以求的事，也

是自己以前从不敢想的事，不料如今已成为现实，实在是我

的幸运，它将决定我的学术前程，改变我的命运。

我简单地收拾了行装，５月１６日离开昆明，走上晋京的

旅途。我这是第一次走出云南，怀着兴奋而又带点神圣感的

心情，开始我生平第一次 “朝圣”之旅，的确，那时我能赴

北京，到毛主席居住的地方，内心充满了一种类似 “朝圣”

的感觉。现在回忆起来，那次漫长的旅程，倒也很有趣味，

我离昆时乘坐火车，没有熟人，感到有点忐忑不安，在车上

碰到一位姓杨的同志，他要出差到北京，我们就骤然亲热起

来，结为同伴，我似乎也才安心。第一天，火车到沾益，第

二天改乘汽车，用了六天的时间才到广西金城江，途经安

顺、贵阳等许多城镇，沿途多是山区。记得那时物价很便

宜，在云贵山区汽车一停，就有许多农民来叫卖煮熟的连壳

鸡蛋，五分钱一个，还有山地水果之类，很新鲜，价廉物

美。在金城江住了一夜，乘火车到桂林站，因有好几小时等

候去汉口的火车，旅伴杨君约我到柳州去短时间一游，他有

亲戚在那里工作，我乘兴和他赶到柳州，匆匆玩了约两小

时，到大街上走马观花看了一下市容，然后就赶回桂林乘湘

桂线火车直达武昌。那时还没有长江大桥，靠轮渡到汉口，

才坐上京汉大铁路的火车，在华北平原奔驰，感到心胸开

阔，眼界大开，２７日晨终于抵达北京。出火车站，只见茫茫

人海，我也茫然，不辨南北东西，只好叫来一辆三轮车，直

接把我拉到北京大学。人力蹬三轮车，走得比较慢，我也可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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趁此机会欣赏首都晨景，拉车的师傅虽然一路给我介绍街道

名称和景物，但初来乍到，印象也不深刻，只觉得走了很长

时间才到北京大学西正门。我取下行李，付了车费，正想到

门房询问我们进修班的宿舍，只见我们系先前已来北京大学

进修古汉语的吴进仁老师正出来接我，把我带到十五斋住

下。这真是他乡遇故知，感到分外亲切。踏进北京大学校

园，只见晨曦灿烂，到处有学生在做晨练，令人感到一片生

机，朝气蓬勃。

第二天到北京团市委转了共青团组织关系。２９日上午，

我怀着喜悦的心情到中文系办了报到手续，系秘书乐黛云同

志热情地接待了我，并简单介绍了中文系和进修班的情况。

她当时还年轻，如今已是北京大学中文系著名教授、中国比

较文学学会的会长。没有几天，进修班的学员陆续来了，正

式上课之前，系主任杨晦教授召集全体学员到系上开座谈

会，互相介绍认识，杨先生介绍了办进修班的目的、意义和

学习计划。这个班是教育部委托北京大学中文系举办，目的

就是要为全国各综合大学中文系培养一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

论教师。为了学习苏联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专门从苏联

请来了文艺理论专家毕达可夫教授来主讲文艺理论课。学习

课程有三门：“文艺学引论”、 “文学理论”、 “文艺批评”，

预计需要两年半的时间。此外，还有两门辅修课： “辩证唯

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俄罗斯文学史”，由两位苏联专家主

讲。参加进修班的学员有１５人，加上北京大学中文系研究生

１５人，共３０人，实际上来听课的还有北京大学中文系和外

系的许多老师，记得著名美学家朱光潜先生、蔡仪先生等也

来听过一些课。来自各综合大学的学员，都是各学校中文系



续
集

　
第
三
卷
　
学
术
人
生


８　　　　

培养的教学骨干，其中有几位学员已是年纪较大的教授、副

教授，例如西北大学中文系主任郝御风教授、武汉大学中文

系毕奂午教授等等。其他大多数是年轻教师，如复旦大学蒋

孔阳，中山大学邱世友、廖世健，福建师范大学林仲铉、陈

钟英，厦门大学蔡厚示，武汉大学王文生，山东大学吕慧

娟，南京大学杨咏祁，四川大学王克华，东北各高校有王

肯、于正心、李景隆、陈永芳、康 等等。后来，我们都成

为好朋友，几十年间虽经过许多风风雨雨，但仍保持交往和

联系。如今都已进入耄耋之年，有许多人早已去世了。

开始上课的第一天，我们都怀着好奇的心情，想看看毕

达可夫教授究竟是个什么样子的人。相处了一段时间后，大

家对他的印象很好，他在苏联卫国战争时期失去了右胳膊，

后来成为当时被认为是苏联文艺理论权威的季莫菲耶夫教授

的学生并在大学任教 （副教授）。他为人和蔼可亲，平易近

人，讲课的内容，基本上是按季莫菲耶夫编写的那套文艺理

论教科书的体系。其实，就是从苏联搬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的文艺理论了，进修班也就是要求大家不折不扣地接受这套

理论。在两年学习中，我和几位学友除了听苏联专家的课以

外，也还去听杨晦教授给本科生讲的 “文学概论”，杨先生

的课和苏联专家讲的内容和理论体系大不相同，他基本上是

按照毛泽东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突出工农

兵方向，但他强调联系中国传统文学理论，例如 《文心雕

龙》、《诗品》等等，这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我开始读 《文

心雕龙》，后来转向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这不能不说与听

杨先生的课受到启发有一定的关系。关于杨晦教授我曾写了

一篇 《忆杨晦先生》，这里就不多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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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大学学习两年间，除上课外，我们还整理了毕达

可夫的讲稿，同时我们进修班的部分学员倡议编写一部适合

我国文科大学生用的 “文学概论”教材，我被推选为编写组

组长。这本教材的编写，得到杨晦教授的大力支持和指导，

我们多次在他家里讨论提纲和草稿直到定稿，最后定名为

“文艺学引论”。这部教材虽然没有出版，但学员们回到各自

的学校上 “文学理论”课基本上都用这部教材。我通过参加

这部教材的编写，对 “文学理论”课也有了比较深入的理

解，较系统地掌握了这门课的内容，为我回校开 “文学理

论”课以及后来的研究打下了较好的理论基础。

北京大学进修的学习生活是充实的，也是愉快的，虽然

其间也经历了批判胡风等等政治运动，但我们进修班学员没

有直接参加，主要精力还是保证用于业务学习。在这里，我

有幸结识了许多良师益友，认识了北京大学老一代学者吴组

缃、王瑶、蔡仪、杨晦等等，结识了一批同辈的学界朋友如

陈怡、吕德申、乐黛云等等。而我们同班同学蒋孔阳、王

文生、蔡厚示、王克华、吕慧娟、袁柏 等也都成为挚友，

在业务上互相切磋，受益匪浅。虽然我在北京大学学习只短

短两年，但对我在学术上成长的影响是深远的，北京大学的

传统学风，北京大学的学术氛围和名家荟萃，使我扩大了学

术眼界。我喜爱哲学、美学、中西文学，尤其是中国古代文

学理论，可以说都是在这个时期才上路，播下了种子。应该

说我在学术的道路上真正选定了方向并真正称得上是起步，

是从北京大学开始。关于我们这个进修班以及当时全方位引

进苏联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这是解放初期我国学习苏联

的时代需要，对我国高等学校 “文艺理论”的教学起了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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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也是历史的必然。在 “文革”中，进修班及学员们都

被说成是 “引进和宣扬修正主义文艺理论的罪魁祸首”，对

此，我在过去写的 《跋涉者的足迹———学术自述》中有这样

一段话谈了我的看法：

“只要我们摆脱了教条主义的束缚，回到科学的实事求

是的轨道上来，那么，当时引进苏联文艺理论，既是宏观环

境的必需，就学术而言，作为一种文艺思想传入中国，也有

其积极意义，使我们有一个比较系统的理论参照系，结合我

国实际情况，也可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文艺理论体系。”

关于这个问题，２００５年中国艺术研究院李世涛曾对我作

了专题采访，在他写的 《关于北京大学文艺理论进修班

（１９５４—１９５６）的回忆》一文中，我已详细地介绍了当时的

情况并谈了我的看法。

在北京大学学习期间，除学习外，课外生活也是很充实

的，有些活动至今仍历历在目。

难忘的是在京参加了两次在天安门的节日游行。１９５４年

国庆节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周年，当天在天安门举行盛

大庆典和大游行，我有幸参加北京大学的队伍，那天早上五

点钟起床，八时前到达指定地点天安门广场附近的东单集

中，从广播里听到天安门主席台上庆祝仪式的声音，直到群

众游行开始，我们才跟着游行队伍鱼贯而入，到天安门主席

台前面时，队伍沸腾起来了，欢呼跳跃，高呼 “毛主席万

岁”，队伍也不整齐，形成热烈欢腾的群众场面。每个人都

往主席台上看，看到毛主席向大家招手致意。在主席台上还

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许多国家领导人。外宾有赫鲁晓

夫、贝特金、米高扬、布尔加宁和朝鲜金日成等等。我们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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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的队列靠主席台最近，所以看得比较清楚。那时的人们，

对领袖的热爱是发自内心的感情，是真诚的感情，历来有人

把这都归结为 “个人崇拜”和 “迷信”，说这种话的人，也

许没有过这种感情体验，不了解当时的历史背景，出于政治

的偏见，所以才作出这样否定一切的结论，这未免过于偏激

了。到１９５５年 ５月１日 “国际劳动节”，在天安门又举行盛

大的群众聚会游行，我又参加北京大学师生队伍到天安门接

受国家领导人的检阅，因为有了上一年国庆游行的亲身感

受，所以这次就比较理性对待了。这次的注意力集中在游行

队伍中各行各业的花车。游行后，和王克华等学友继续留在

城内游玩，晚上到天安门参观群众狂欢和烟火晚会。天安门

广场灯火辉煌，以学校为主的各单位都划定表演方块，所以

显得既热烈又有秩序。放烟火时，大家席地而坐，沉浸在天

上五光十色的烟火美景中，我忽然听见后面有人在说昆明

话，我回头一看，真巧，原来是从昆明来的几位云南老乡，

其中有一个叫李才士的我认识，是在云南大学读书时医学院

的同学，是昆明医学院的医生。他乡遇故知，又是一番兴

奋，匆匆交谈了几句，约定回昆后见。我回昆后，我们也常

有来往，谈起在天安门之夜的巧遇大家都还兴奋不已。那天

晚上到深夜十二时许，我们才回到北京大学。

星期日有空，也经常进城去玩玩，有时是访友，大多是

逛街，这也许是因为初到北京，总想去多多领略这座古都的

风貌。有时去北海公园、中山公园、景山公园走走，但去得

最多的是王府井东安市场，主要还不是为了去买东西，因为

工资才５６元，也不敢买什么，但是新华书店、文物商店总是

要进去看看。至于东安市场嘛，多半是找些北京风味的小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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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尝一下，蛮有滋味，吃饱了，才去乘公交车先到动物园，

再转车回北京大学。

进城逛得较多的是前门大街的大栅栏和琉璃厂，大栅栏

是杂货多，食品多，而琉璃厂则是古旧书籍多，文物多，目

不暇接，可惜囊中羞涩，只不过来饱饱眼福罢了。在琉璃厂

的书店里，我以廉价买了一本石印的 《文心雕龙》 （好像是

文化书店印行的），我研究 《文心雕龙》就是从这本石印本

起步，可惜这本书已被我送给一个学生，如果收存到现在，

倒是很有意义的。另外，在这里买了一套复制的齐白石画，

荣宝斋的复制书画以及装裱古书，堪称一绝，几乎可以以假

乱真。

颐和园是我和厚示、克华、文生等常去的地方，因为这

里离北京大学很近，我们多半是步行去的，到颐和园与其说

是来访古迹和欣赏皇家园林，不如说是为了休闲纳凉，尤其

是暑天，天气太热，汗流浃背，就跑到昆明湖去游泳。我不

会游泳，蔡厚示是游得最好的，他教我如何浮水，我胡乱扑

腾了几次，居然也还会游二三十米，甚有兴致。有时，我们

到颐和园读书、喝茶、聊天。我到北京后的第一个冬天的第

一场雪，下得很大，一夜之间，大地银装素裹，我有生以来

未见过这样大的雪，惊讶之余又十分好奇，特约了王克华、

蔡厚示、袁柏 等几位好友，登上颐和园佛香阁去赏雪。远

远望去，一片白雪覆盖着大地，唯有昆明湖的水还荡漾清

波，白雪倒影，呈现出一种特殊的景色，我们饮酒助兴，摄

影留念。我们都穿上来京后新买的棉衣棉裤，戴着有大护耳

的棉帽，显得有些臃肿，但站在佛香阁的山巅，倒也有几分

北方人的豪爽之气。现在我也常拿出这些照片看看，很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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